
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
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謝明文

　　關於周代金文中女子稱謂的格式，不少研究者曾通過全面梳理相關金文作過比

較細密的分析， 〔１〕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研究者對這些問題没有足够的認識，以致

在相關討論中出現了不少錯誤。 本文擬針對此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應該注

意的幾個問題。

一、注意“私名＋姓”的格式

周代金文女子稱謂中，“私名＋姓”的格式，只有少數研究者在論及人名稱謂時

附帶提及。 如盛冬鈴先生在談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格式時，認爲“也有名在姓

前的例子”，並以中伯盨（《三代》１０．２７．５，《集成》０４３５５）“中伯作m姬旅盨用”之“m

姬”爲例。 〔２〕吴鎮烽先生在討論女性人名 “私名＋姓”的格式時，例舉了陳侯簋

（《集成》０３９０３）“陳侯作嘉姬寶簋”之“嘉姬”、叔噩父簋（《集成》０４０５６）“叔噩父作鸞

姬旅簋”之“鸞姬”、伯梁父簋（《集成》０３７９３）“白梁父作n姞尊簋”之“n姞”、叔向父

簋（《集成》０３８４９）“叔向父作o姒尊簋”之“o姒”、成伯孫父鬲（《集成》００６８０）“成伯

孫父作浸嬴尊鬲”之“浸嬴”、散車父壺（《集成》０９６９７）“散車父作皇母p姜寶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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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姜”共６例。 〔１〕謝博霖先生在討論女性人名時，附帶提及了“私名＋姓”的格式，

並以伯梁父簋甲 （《集成》０３７９３）“白梁父作n姞尊簋”之 “n姞”、叔向父簋 （《集成》

０３８４９）“叔向父作o姒尊簋”之“o姒”爲例。 〔２〕由於只有少數研究者附帶提及了“私

名＋姓”的格式，且提及的例子極少，並没有對它們作全面而細緻的分析，而研究者提

及的少數例子中有的證據不足， 〔３〕有的甚至肯定是錯誤的。 〔４〕因此“私名＋姓”的

格式並没有得到足够的認識，以致研究者在碰到此類女子稱謂時往往作出錯誤的分

析。 下面我們就根據周代金文比較全面地談談這一類女子稱謂。

棗莊市山亭區東江村古墓出土了一大批小邾國青銅器，從銘文看，其中有多件是

邾慶爲秦妊所作器，如邾慶匜（《小邾國遺珍》 〔５〕第１１３頁）“邾慶作秦妊匜，其永寶

用”、邾君慶壺（《小邾國》第８７頁）“邾君慶作秦妊醴壺，其萬年眉壽永寶用”、郳慶鬲

（《小邾國》第４１頁）“郳慶作秦妊羞鬲，其永寶用”等。 還有邾慶爲另兩個妊姓女子華

妊、奏 〔６〕妊所作的器物。 前者有兩件鬲，銘文作 “邾慶作華妊羞鬲” （《小邾國》第

１０６—１０７頁），後者有一件匜（《小邾國》第１１１—１１２頁）、兩件簠（《小邾國》第１１４—

１１６頁）、一件方壺（《小邾國》第１１８頁），銘文皆作“邾慶作奏妊k，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享”。 此外華妊自作鬲兩件，銘文作“邾華妊作羞鬲”（《小邾國》第１０８—１１０頁）。

研究者多已指出華妊、奏妊是邾慶夫人秦妊往嫁時陪媵的娣，可信。

關於“秦妊”的稱謂，林澐先生因爲主張秦是嬴姓，因此他在討論“秦妊”時認爲：

“如果是直接嫁到小邾國來的，應該在‘妊’前面冠以 ‘邾’或母國名。 不該稱爲 ‘秦

妊’。 有可能她是先嫁到了西方的秦國，後來因爲某種原因回到了母國，又被小邾君

所得。” 〔７〕由於夫家“邾”是曹姓，因此不少研究者皆認爲“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

的格式，因而得出了還存在一個不同於嬴姓的妊姓秦國的結論。 〔８〕關於“華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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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其稱謂格式研究者一般不作討論。 我們認爲“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

從理論上看當然是可成立的，但綜合相關材料看，却不由讓人懷疑。 我們知道，文獻

中宋國華氏爲子姓，金文中也有相關證據。 如山東沂水縣春秋墓出土的華孟子鼎

（《海岱考古》第六輯圖版３８２），其銘文作“華孟子作叚氏婦仲子媵寶鼎，其眉壽萬年無

疆，子子孫孫保用享”，據銘文可知華氏爲子姓。 如果“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

格式，那麽“華妊”、“奏妊”的格式也當相類，亦可推出華氏或華國也是妊姓，奏氏或奏

國也是妊姓。 如果我們承認“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那麽我們必然得假

設存在一個妊姓的奏國或奏氏、一個不同於子姓的妊姓華國或華氏、一個不同於嬴姓

的妊姓秦國或秦氏，而這些據目前的傳世古文獻資料以及出土資料皆是很難加以證

實的。 認爲“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一類格式的研究者，皆對“華妊”、“奏妊”的稱

謂置之不理，這是非常不妥當的。

此外，同墓地遭盜掘的青銅器中有三件鑄叔盤，其銘作：

鑄叔作叔妊秦媵盤，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鑄即祝國，《世本》云任姓。 此外據鑄公簠蓋（《集成》０４５７４）“鑄（祝）公作孟妊車

母媵簠”，亦可知鑄乃妊姓。 因此鑄叔盤顯然是鑄叔爲女兒叔妊秦出嫁到小邾所作的

媵器，“叔妊秦”應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 李學勤先生認爲古時女人稱謂不能

將名放到姓前，因此“叔妊秦”與上引“秦妊”不是同一個人。 〔１〕

“叔妊秦”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如果承認“秦妊”是“國族名＋姓”的格式，

那麽就得認爲“叔妊秦”與“秦妊”没有關係，她們不是同一個人。 三件鑄叔盤與邾慶

爲秦妊所作的這一批器皆出自棗莊市山亭區東江村古墓，如果説前者的“叔妊秦”與

後者的“秦妊”没有聯繫，恐怕是不可信的。 我們認爲問題的癥結在於周代女子稱謂

中“名”能不能放到“姓”前，如果能，那麽“秦妊”完全可以考慮是“私名＋姓”的格式，

這樣“叔妊秦”與“秦妊”應該就是同一個人。 下面我們就通過一些具體的金文例子來

分析周代“私名＋姓”這一類女子稱謂。

（１）o（鮑）子作媵仲匋始（姒），其獲之男子，勿或柬巳，它它熙熙，男女

無期，仲匋始（姒）及子思，其壽君毋死，保而兄弟，子孫孫永保用。

鮑子鼎，《銘圖》０２４０４

（２）仲師父作季p始（姒）寶尊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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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享。 仲師父鼎，《集成》０２７４３

（３）樊君作叔嬴q（芈）媵器寶r（s） 樊君鬲，《集成》００６２６

（４）穆穆曾tu朱姬作持。 曾tu朱姬簠，《銘圖》０５８０３
（５）唯曾tu瑶姬作持。

曾tu瑶姬簠，《書の原點·金石書學》第１８期第６—７頁

（６）季宫父作仲姊v姬媵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季宫父簠，《集成》０４５７２

（７）鄬子孟w（芈）青之飤簠（蓋銘）。鄬子孟青w（芈）之飤簠（器銘）

鄬子孟青嬭簠，《銘圖》０５７９５

（８）鄬子孟丑w（芈）之飤鼎。 鄬子孟丑嬭鼎，《銘圖》０１８４８

（９）加w（芈）之行簋，其永用之。 加w簋，《銘圖》０５４２５
（１０）王子申作嘉嬭（芈）盞盂，其眉壽無期，永寶用之。

王子申盞，《集成》０４６４３

（１１）陳侯作嘉姬寶簋。 陳侯簋，《集成》０３９０３

（１）中的“仲匋始（姒）”，吴鎮烽先生説：“鮑氏姒姓，故稱仲匋姒。 仲，在姊妹間的

排行。 匋，其名也。” 〔１〕馮峰先生認爲名在姓前，不合慣例，“匋”有可能是仲姒所嫁夫

家之氏。 〔２〕雖然“匋”、“鮑”亦音近，但“匋”顯然不宜讀作“鮑氏”之“鮑”，因爲銘文中

“鮑氏”之“鮑”作“q”，而“仲匋姒”銘文中兩見，“仲”後一字皆作“匋”，可見“匋”、“q”

用法有别。 此外，金文中女子稱謂似鮮見將排行置於國族名或氏前，“匋”亦不太可能

是夫家國族名。 因此我們認爲將“匋”看作私名是最合理的， 〔３〕吴説可從。

（２）中的“季r始（姒）”與（１）中的“仲匋始（姒）”結構完全相同，首字皆是排行，末

一字皆是女子之姓，故我們認爲前者的“r”也是私名，它亦置於姓前。 〔４〕

（３）中“叔”後一字，原作“ ”，或缺釋，或釋作“嬴”。 我們認爲應釋作“s”，據它

在金文中的一般用法可讀作“嬴”。 樊季氏孫仲t鼎（《集成》０２６２４，《銘圖》０２２４０）銘

文作“唯正月初吉，樊季氏孫仲t（芈）堇，用其吉金，自作u沱”，“仲t（芈）堇”是“排

行＋姓＋私名”的格式，“樊季氏孫”與“仲t（芈）堇”是同位語關係，由此可知樊國應

是芈姓。 這與 （３）樊君爲芈姓女子作媵器得出樊國應是芈姓恰可互證。 “叔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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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舊一般在“嬴”後面施加頓號，認爲“叔嬴t（芈）”不是一個女子而是兩個，一個

是叔嬴，一個是芈。 此器是兼媵兩女。 〔１〕

將“叔嬴t（芈）”與（２）中的“季r始（姒）”、（１）中的“仲匋始（姒）”比較，可知它們

的結構完全相同，我們認爲“叔嬴t（芈）”宜看作一人，而其中的“嬴”應是私名，“叔”

是排行，“t（芈）”是姓。 （３）是指樊君爲名叫“嬴”的小女兒作了媵器鬲。

（４） 中“曾vw朱姬”，女子稱謂。 關於其結構，整理報告認爲：

“曾”，國名；“tu”，應爲私名；“朱”，可讀爲“邾”，國名；“姬”，曾國之

姓。“曾tu朱（邾）姬”，即曾國姬姓之女名（tu），嫁於邾國者。〔２〕

申青雲先生的意見與整理報告同。 〔３〕 《曾國青銅器》認爲朱姬可能爲私名而v

w可能爲行輩與國姓，v即孟，爲行輩，w爲婦國姓氏。 〔４〕

我們認爲上述意見皆存在一些問題，下面我們對“曾vw朱姬”試作分析。 “v”原

作上下結構，上“好”下“皿”，此字在目前已經發表的金文中，除了見於（４）、（５）外，還見於

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出土的玄簠（《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７期第２６頁圖版２０．２）“vx（芈）玄

之行簠”。 結合這些銘文來看，“v”應該就是長女稱孟之孟的專字。 值得指出的是，這

幾例與“v”字有關的銘文皆與曾國有關，不知長女之孟或用“v”字來表示是否是曾國

文字的特點還是其他國别的文字也有只是目前没有發現而已，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結合（４）、（５）來看，我們認爲最合理的分析應該是：“w朱”、“w瑶”都是私名。 從

金文資料看，周代的曾國是姬姓，這已經爲研究者所熟知。 “曾vw朱姬”、“曾vw瑶

姬”應是“娘家國族名（曾）＋排行（孟）＋私名（w朱 ／ w瑶）＋姓（姬）”的格式。 曾vw

朱姬簠，淅川縣徐家嶺春秋墓葬出土，曾vw瑶姬簠，出土地不詳，但據銘文與字體推

測，可能係徐家嶺墓葬盜掘出土。 “w朱”、“w瑶”可能有親屬關係，但從“曾vw朱

姬”、“曾vw瑶姬”都言“v（孟）”來看，她們應不會是親姐妹。 從曾vw朱姬簠出自

鄬氏墓地來看，可推測“w朱”的夫家可能是鄬氏。

（６）“仲姊 〔５〕”與“y姬”是同位語關係，我們認爲“y”應是私名。 如果在同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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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李學勤： 《光山黄國墓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４９—５２頁。 曹兆蘭： 《從金文看周
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０３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３６２頁，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申青雲： 《河南出土戰國青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第３２頁，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０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曾國青銅器》第４０６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研究者或把“仲”後一字釋讀作“z（曹）”，認爲季宫父簠是季宫父爲一齊出嫁的仲z、y姬製作的陪嫁
器（曹兆蘭： 《從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０３頁），

此説不可信。



面分析，“仲姊y姬”可看作“排行＋親屬稱謂＋私名＋姓”的格式。

（７）鄬子孟青嬭簠蓋銘“孟x（芈）青”顯然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這種格式

是周代金文女子稱謂中非常典型的。 器銘中與蓋銘“孟x（芈）青”相對應的却作“孟

青x（芈）”，私名（“青”）在姓［“x（芈）”］前，聯繫前面所舉諸例來看，我們認爲這不是

偶然誤鑄所致，而應看作私名能置於姓前的强證。

（８）“孟”後面一字，原形作“ ”（蓋銘）、“ ”（器銘），舊一般釋作“升”，研究者指

出應改釋作“丑”。 〔１〕 “孟丑x（芈）”與（７）“孟青x（芈）”比較，可知“丑”顯然也應是

私名。

楚王鼎（《銘圖》０２３１８）“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隋仲x（芈）加飤緐，其眉壽無

期，子孫永寶用之”之“隋仲x（芈）加”屬於“夫家國族名＋排行＋姓＋私名”的格式，

（９）中的“加x（芈）”與之極可能是同一人，其中的“加”我們認爲也是私名。

金文中，“嘉”既能作國族名（如嘉子昜伯臚簠，《集成》０４６０５；孟嬴{不缶，《銘圖》

１４０８６），也能作人名（如右走馬嘉壺，《集成》０９５８８）。 因此（１０）、（１１）中的“嘉”也有這

兩種可能。 （１０）、（１１）中“嘉”後面的女姓分别是“嬭（芈）”、“姬”，又據孟嬴{不缶“唯

正月初吉庚午，嘉子孟嬴{不自作行缶”來看，“嘉”作國族名，很可能應是嬴姓。 因

此，（１０）、（１１）中的“嘉”顯然宜看作私名。 〔２〕

《國語·晉語一》：“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

妲己，其女也。”《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捷疾……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史記

索隱》：“《國語》： 有蘇氏女，妲字己姓也。”這是商末女子稱謂“私名”置於“姓”前的例

子，那麽在周代金文中，女子稱謂偶爾將“私名”置於“姓”前也是很自然的。

通過以上的例子，可知在周代女子稱謂中，確實是存在將“私名”置於“姓”前的變

例的。 據此，我們認爲棗莊市小邾國青銅器銘文中的“秦妊”、“華妊”、“奏妊”也完全

可以看作“私名＋姓”的格式，“秦”、“華”、“奏”皆是私名。 這樣處理有兩個好處，其一

就是不必預設存在一個妊姓的奏國、一個不同於子姓的妊姓華氏、一個不同於嬴姓的

妊姓秦國。 其二還可以將“秦妊”與三件鑄叔盤中的“叔妊秦”看作同一個人，其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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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虞晨陽： 《〈近出殷周金文集録二編〉校訂》第３５頁，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３年。

蘇冶妊鼎（《集成》０２５２６，《銘圖》０２０８９）“蘇冶妊作虢妀魚母媵，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冶”，李仲操《兩周
金文中的婦女稱謂》（《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第４００頁）認爲“如非國族則當是字”，可信。 説得更妥當
一點，即它既可能是母家國族名，也可能是私名。 上引盛冬鈴先生列舉的中伯盨（《三代》１０．２７．５，《集
成》０４３５５）“中伯作m姬旅盨用”， 從文例看，其中“m姬”之“m”，既可能是私名，但也可能是夫家國族
名（周代金文中的“中”族爲姬姓，中伯盨應是中伯爲女兒或同姓女子作器）。 如果“m姬”與中伯簋（《集
成》０３９４６、０３９４７）“中伯作亲（辛）姬h人寶簋，其萬年子孫寶用”之“辛姬h人”是同一人的話，則前者的
“m”應是私名。



係猶如（７）“孟青x（芈）”或作“孟x（芈）青”。 如果我們的意見符合事實，那麽由鑄叔

盤可知，這個“秦妊”應是來自妊姓的鑄（祝）國。 華妊、奏妊作爲秦妊往嫁小邾時陪媵

的娣，很可能也是來自鑄（祝）國。

總之，周代女子稱謂中確實存在“私名”置於“姓”前的例子。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

讓衆多研究者對這一現象有更明確的認識。

二、注意不要把女子稱謂誤作男子稱謂

（１）鄬子孟w（芈）青之飤簠（蓋銘）。鄬子孟青w（芈）之飤簠（器銘）。

鄬子孟青嬭簠，《銘圖》０５７９５

（２）鄬子孟丑w（芈）之飤鼎。 鄬子孟丑嬭鼎，《銘圖》０１８４８

（２）中“丑”字，整理報告釋作“升”，並對上述人名分析説：

器銘爲“x（薳）子孟青嬭之飤y”。蓋銘爲“x（薳）子孟嬭青之飤y”，

“青”、“嬭”二字前後顛倒，與器銘不同。從 Ｍ３出土鼎銘又稱“x（薳）子孟升

嬭”看，應以器銘爲準，蓋銘可能爲誤書。“x”爲其氏稱，“子”爲身份，與“x

（薳）子受”同；“孟”爲行第，即庶長；“青嬭”應爲其私名。“嬭”看似其姓，但

從器主稱 “x（薳）子”看，應爲男性，男性稱謂罕見綴姓者。所以，“x（薳）子

孟青嬭”應是行第爲庶長、名爲青嬭的薳氏公子。〔１〕

整理報告又認爲“|（薳）子孟升嬭”即“|（薳）子孟青嬭”，“升”通“青”。 〔２〕申青雲先

生關於（１）、（２）中人名的意見與上引整理報告相同。 〔３〕

我們認爲上述意見存在不少問題。 金文中“子”既可以指稱男子，但也經常可指

稱女子，如大師盤（《銘圖》１４５１３）“唯六月初吉辛亥，太師作爲子仲姜沫盤”、大孟姜匜

（《集成》１０２７４）“太師子大孟姜，作盤匜，用享用孝，用祈眉壽，子子孫孫，用爲元寶”、

慶叔匜（《集成》１０２８０）“慶叔作媵子孟姜盥匜”、}公壺（《集成》０９７０４）“}公作爲子叔

姜媵盥壺”等。

金文男子稱謂中有許多“子”字，舊往往誤作一種身份或爵稱，不少研究者指出它

·９５·

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１〕

〔２〕

〔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３６０—３６１頁，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３６１頁。

申青雲： 《河南出土戰國青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第２５—２６頁。



們應是表示尊稱或美稱。 如“鄧子辥慎”又作“鄧辥慎”，可證其中“子”是尊稱。 〔１〕我

們認爲在女子稱謂中，同樣亦可在前加“子”字，如《左傳》文公十四年之“子叔姬”，鮑

子鎛（《集成》００２７１）“唯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躋仲之子□，作子仲姜寶鎛”

之“子仲姜”等。

根據鄬子倗簋（《銘圖》０４５７８）“楚叔之孫鄬子朋（馮）之□”、鄬子倗缶（《銘圖》１４０７９、

１４０８０）“楚叔之孫鄬子朋（馮）之浴缶”，“楚叔之孫”與“鄬子朋（馮）”是同位語關係，可知

鄬氏出於楚，而楚爲芈姓，因此鄬氏亦是芈姓。 這樣，“鄬子孟x（芈）青”的結構也就好

理解了，應是“母家族氏＋尊稱（子）＋排行＋姓＋私名”的格式，它顯然應是女子自稱。

整理者以及申先生由於没弄明白“鄬子孟x（芈）青”、“鄬子孟青x（芈）”、“鄬子孟升x

（芈）”的結構，因此誤把女子名當作男子名處理，這是很不妥當的。

三、注意女子稱謂可使用姓氏

用字或國族名用字作私名

樊君作叔嬴q（芈）媵器寶r（s） 樊君鬲，《集成》００６２６

周代男子以“嬴”爲名字者，如“蔿伯嬴”、“内史嬴”（~鼎，《集成》０２８１５）。 〔２〕既

然男子可以姓氏用字作私名，那女子以姓氏用字作私名也就不足爲怪了。 上文談及

的“叔嬴t（芈），我們認爲即是使用姓氏用字“嬴”作私名。 姬妊旅鬲（《集成》００５１１，

《銘圖》０２６９２）“姬妊旅鬲”，其中“姬”、“妊”當有一字是用作姓氏，一字是用作私名。

筍伯大父盨（《集成》０４４２２）“筍伯大父作嬴妀鑄匋（寶）盨”，其中“嬴”、“妀”當有一字

是用作姓氏，一字是用作私名。 魯伯大父簋（《集成》０３９８８）是春秋早期器，其銘文一

般被釋作“魯伯大父作孟姜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乍看之下，研究者會認爲此器

是魯伯爲他姓女子所作媵器。 此銘拓本又著録於《山東金文集存·魯》４．３，該拓本底

部似較完整，其中第一行“孟”、第三行“用”後應各有一字，《山東金文集存》分别釋作

“姬”、“亯”，從行款以及所存殘筆來看，此釋可從，因此該簋銘實作“魯伯大父作孟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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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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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黄錫全： 《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
稱謂》，《江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７５—８２頁。 李守奎： 《楚大師辥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辥慎編鎛補
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五輯，第２１—２７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４年。

謝明文： 《金文叢考（一）》第７則《釋~鼎“嬴”》，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五輯，第４６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４年。



姜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 另有兩件魯伯大父簋（《集成》０３９８９、０３９７４），銘文

分别作“魯伯大父作仲姬俞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魯伯大父作季姬婧媵簋，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上述三器同屬春秋早期，其中的“魯伯大父”當是同一人，“孟

姬姜”、“仲姬俞”、“季姬婧”當是三姐妹，“孟姬姜”之“姜”顯然是以姓氏用字作私名。

上文我們討論過的“秦妊”、“叔妊秦”，特别是後者，可以肯定其中的“秦”是私名。

這是女子私名用國族名用字“秦”來表示之例。 王子申盞、陳侯簋銘文中的“嘉”，按照

我們的分析（參看上文），亦是用國族名用字“嘉”來表示私名之例。

金文中“番”作國族名多見，據王鬲（《集成》００６４５）“王作番妀�鬲，其萬年永寶

用”、番匊生壺（《集成》０９７０５）“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鑄媵壺，用媵厥元子

孟妀乖，子子孫孫永寶用”，可知“番”乃妀姓。 〔１〕魯侯匜（《銘圖》１４９２３）銘文作“魯侯

作杞姬番媵匜，其萬年眉壽寶”，魯乃姬姓，因此“杞姬番”屬於“夫家國族名＋母姓＋

私名”之例，其中女子私名亦用國族名用字“番”來表示。 魯侯鬲（《集成》００５４５）“魯侯

作姬番鬲”之“番”亦是私名，它與“杞姬番”有可能是同一人。 “蘇”作國族名，金文中

多見，而陳侯壺甲（《集成》０９６３３）“陳侯作嬀蘇媵壺”之“蘇”則用作女子私名。

從以上論述可知，女子私名既可以使用姓氏用字，也可以使用國族名用字，據此，

我們推測女子私名同時使用姓氏用字與國族名用字大概也是可以的。 如果這種推測

合乎實際，那麽媵器銘文中那些被認爲是兼媵兩女的，所謂兩女有的有没有可能本是

一女，只是這一女的私名是同時使用姓氏用字與國族名用字呢？ 我們認爲這種可能

性是存在的，至於具體情况怎樣以及如何辨别，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看校補記：本文爲２０１４年據舊稿改寫，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投寄《出土文獻》。２０１６年我

在與傅修才先生的一次聊天中聊及拙文時，蒙傅先生告知，孫剛先生在其博士論文《東周

齊系題銘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２年，第８４—８６頁）中已經指出“秦妊”之“秦”

是私名，拙文相關部分可作爲孫説的補充。另吴鎮烽先生《也談周代女性稱名的方式》（復

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一文對女性稱名方式有系統

的研究。在該文中，吴先生認爲“秦妊”之“秦”是母家的氏名，妊姓。此秦非陝西的嬴姓

“秦”，而是與邾國相鄰的山東境内的妊姓“秦”，觀點與我們不同，讀者可以參看。

（謝明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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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伯�盤（《銘圖》１４４６７）“唯正月初吉丁亥，番叔之孫伯�用媵季�夢”之“�”當讀爲“妀”。


